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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明斯大量的视觉诗凸显了其生态价值观，蕴涵了其诗性生态直觉，阐释了自然之精神生态模式：自然对人类灵魂
的纯洁与升华功能；自然之伦理生态模式：人类必须对自然所担当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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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之精神生态范式

梭罗的“世界全在野性中”（ｉｎｗｉｌｄｎｅｓｓｉｓ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的感叹把自然与人的关系
诠释得淋漓尽致。大自然是人类最初的家乡，是人

的灵性根基所在，是人们体验瞬间顿悟的仙境，是

人类超越时空束缚之华域。

爱默生在其《论自然》中说“当我们谈到自然

时，我们在心里有一种最明确也是最富有诗意的意

义。对自然形态的单纯观感是一种快乐。……自

然是一剂良药……。自然是思想的容器……自然

是精神的象征……一切自然事实都是精神事实的

象征，自然界的每一种外表都和宇宙心灵状态相呼

应，自然的各部分中都有精神……我们在自然中是

陌生人……人和大自然之间是多么的不和谐。［１］从

爱默生对自然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自然是人

类精神的庇护所，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是人类精

神活力的天然氧吧，是人类心灵修复完善的福址，

人在大自然的回归中能吸吮生命的活力。

和爱默生一样，卡明斯往往把丰富的精神情感

注入大自然。他注重精神与自然的契合，他讴歌大

自然、热爱大自然，用他的诗歌拥抱大自然，在其诗

歌的字里行间无不彰显了其渴望、追求的人与自然

和谐一致的环境意识。在他的笔下，常人眼中的物

质世界和物欲对象的大自然饱含生命灵气、精神韵

致和神性内涵。他用诗歌构架了沟通大自然、走进

和融入人的灵魂的绿色精神通道。卡明斯的大量

诗歌蕴涵了深刻的生态诗学元素。在诗人笔下，大

自然的事物成为无限世界在有限世界的投射，人的

情感伴随大自然的律动而翩翩起舞，自然万物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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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彼长、生生息息赋予了人类之精神滋养与生命活

力，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对立，强调了自然

的审美价值与精神意义对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

在‘ｓｔｉｎｇｉｎｇ’（《日落》）［２］６３这首诗中，通过描
画黄昏海边日落的美丽自然景象，卡明斯向读者呈

现了他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审美理念。他认

为自然赋予人类的精神呵护，就如诗中所言‘ｗｉｎｄ
／ｉｓｄｒａｇ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ｗｉｔｈ／ｄｒｅａｍ／ｓ’（———似风能抚
慰大海进入梦乡）。诗中的‘ｗｉｎｄ’是大自然的化
身；海是人的化身。诗人通过赞美自然来宣扬人与

自然和谐一致的环境意识，表述了一定的精神生态

思想。在卡明斯看来，自然界的美能陶冶人的精神

情操，抚慰人的灵魂世界。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

中，人的心灵会得到净化，人的情操会得到升华。

的确，“精神不仅仅是‘理性’，也不仅仅是人

的意识，它还是宇宙间的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

是自然法则、生命的意向、人性应一心向着完善、完

美、亲近、和谐的意绪和憧憬。精神生态是地球生

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地球生态

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人的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

调一致，是生态乌托邦的境界。”［３］３８７显然，大自然

的精神功能是无法估量的。人的精神只有与自然

精神完美结合，人类才有可能完善自己，提升生命

的价值意义。

在‘ｂｉｒｄｓ’（《鸟》）［２］４４８这首诗中，诗人用印刷
体式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黄昏时节鸟儿在天空嘻闹

啁啾直至销声匿迹、淡出视野的暮色场景。在这

里，物质世界的鸟鸣声（ｂｉｒｄｓ…ｓｉｎｇ）的渐行渐远、
在黄昏的静谧中的消失与精神世界的自我［Ｂｅ）
ｌｏｏｋ／ｎｏｗ／ｃｏｍｅ／ｓｏｕｌ；］随着这些大自然生灵一起律
动，直至无声无息、无痕无迹而合二为一（ａｒｅ／ａｒ／
ａ）。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同生、
共存共容之律理。

在‘Ｓｉｌｅｎｃｅ’（《寂静》）［２］７１２中，作者用行距
（ｌｉｎｅｓｐａｃｉｎｇ）制造了大量的留白空间。这些留白
空间“首先临摹出了一幅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

的人间仙境、一个白雪皑皑的寒冬世界，呈现出了

一个银装素裹茫茫无际的美丽意境。她在召唤着

人类心灵的归属感—洁白无瑕的童话世界，在寻觅

着芸芸众生的生存界—本真本色朴实无华的昨天。

人类就应该像这白的雪，晶莹剔透—无贪无欲、无

恶无罪；像这沉的静，夯实稳健—原初原始、原状原

态。其次，行距的使用喻示人类物欲的战车必须戛

然而止，人们应摒弃对物质享受的探险追逐劳命，

减缓这匆匆忙忙杂乱无章的脚步，远离噪音、远离

狂悖、远离世俗、远离贪婪、远离罪恶，从而为自己

的心灵留出一块安身立命的之净土、一处反省沉思

之地域、一方栖息修养之场所；人们应该走出喧哗，

逃离嘈杂，回归自然，让肉体与心灵沐浴自由与恬

静，呼吸安宁与清新，遵循自然法则，伴随自然脚

步，永远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４］１２１在这里，卡明

斯在传递一个生态理念：人类应该明白与大自然和

谐共生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万物生灵间的互为

依存、彼此依赖、相存共生的密切关系是自然的法

则，是不容篡改的公理。

诗歌‘ｉｎＪｕｓｔ’（《正是春天》）［２］２７无不体现了
作者热爱自然，热爱其季节的变化节奏。春天的场

景也令他心旷神怡留恋忘返。他用临时造词‘ｍｕｄ
－ｌｕｓｃｉｏｕｓ（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ｍｕｄｄｙ：可爱的泥泞）’、‘ｐｕｄｄｌ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ｐｕｄｄｌｅ：可爱的水坑）’表达了
他对自然界的无限的向往与深切的情谊。春天的

雨水、春天的泥泞、春天的所有对诗人来说都是大

自然对人的厚赐，这里，诗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生态理念显露无遗，同时也表达了自然于人的

精神滋养与沐浴净化之功能。

‘ＳＮＯ’（《雪花》）［２］１１３为我们临摹了一幅冬季
美丽的雪景。在诗人的眼里，“没有什么体验能像

观望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这样的自然景色那么令

人心醉沉迷（Ｎ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ｅｎｅｃ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ｈｉｍｍｏｒｅｌｉｆｔｏｆｈｅａｒｔｔｈａｎｌｏｏｋｉｎｇｏｕｔｈｉｓｗｉｎ
ｄｏｗｔｏｗａｔｃｈｆｌｕｔｔｅｒｉｎｇｓｎｏｗｆｌａｋｅｓ．．．）。”［５］１６诗人把
雪花称作‘白色的精灵、小天使’（ａｗｈｉｔｅｉｄｅａ、ｌｉｔｔｌｅ
ａｎｇｅｌｓ），她以自己的纯洁美丽把大地也悄悄地装扮
如新，使大地恢复生息迈开生命的步伐。［ｄｒｅｎ
ｃｈｅｓ：ｅａｒｔｈ’ｓｕｇｌｙ）ｍｉｎｄ／Ｒｉｎ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ｘａｃｔｄｅａｔｈ／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ｂｒａｉｎ／ｃｌｏｔ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ｏｓｅｌｙｖｏｉｃｅｓ］。这里
的‘雪花’当然是大自然的化身，‘大地’指代包括

人在内的其它生灵。显然，这种宁静的观照，让诗

人体验到了物我融合，神遇物化，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诗人自觉将自身与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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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合流，试图完成自然与人的一体化、生命个体

与群体的融合统一的完美生态模式的梦想与追求

以及对自然于人的心灵的净化与升华功用的肯定

与欣赏。

显而易见，卡明斯的这类诗作通过讴歌大自然

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为我们传递了这样一种生

态自然观：人类的家园是自然，自然不仅是人类的

精神庇护所、心灵的栖息地更是我们创造的无尽源

泉。自然不仅是物质的自然同样也是精神的自然，

主观世界与客观自然是不可割裂的整体，永恒的生

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在自然的灵性与人的精神交流

沟通中得到升华与肯定。因为，自然能在人身上产

生使人圣洁的道德影响。当人完全沉浸于大自然、

与自然生命一起律动时，其精神世界就会不断升华

圣洁。犹如爱默生对自然世界神秘体验感言“脚踏

空旷的大地，沐浴于欢欣的空气，我的思维向上升

腾至无限的宇宙，所有卑劣狂妄自大的意识荡然无

存。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化为乌有，却遍

览一切。宇宙精神的湍流环绕激荡着我。我成为

上帝的一部分，我是他的微粒。”［６］２９

　　二　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之伦理生态范式

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Ａｌｄｏ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８８６－１９４８）的‘大地伦理学’展示了一种道德理论
的新形式。他认为“至少把土壤、高山、河流、大气

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器

官的零部件或动作协调的器官整体，其中每一部分

都有确定的功能。”［７］４２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倡导的

“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是一种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典型机械世界观。［８］３美

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资本

的非理性的肆虐和疯狂打破了社会结构和自然环

境的平衡，宇宙自然满目疮痍 、伤痕累累。“人类赖

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

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被‘复

制’而成为种种假象（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并
最终因为‘错位’而逐步消失。”［９］２９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自然只是为人所利

用的工具，人有价值，但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于是

它催生了一种人统治自然的文化价值观。当人类

中心主义作为价值观指导人们的行动时，“人———

自然”的生存系统危机四伏，“人———社会———自

然”结构系统面目全非。卡明斯从生态伦理视角出

发，极力倡导人与自然平等共生、共在共容的生态

价值观。努力阐释自然与人的平等存在关系。彰

显了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主体性属性。并以其

敏锐的生态嗅觉、用其犀利的笔锋讨伐了人类对自

然资源的大肆掠夺、浪费、滥用的行为、现代文明对

人类生活家园与精神家园的摧残、现代文明对人性

异化的催生；良知泯灭的催产、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对自然的无情的创伤与蹂躏。

在诗歌‘ｍＯＯｎＯｖｅｒｔＯｗｎｓｍＯＯｎ’（《月亮城的
月亮》），［２］３８３中，作者用７个镶嵌在大写字母中的
小写的‘Ｏ’把人们的视线牵引到了一个生态秩序
混乱的世界，仿佛让人看见美丽的盈月窒息于钢筋

水泥的厢裹之中，奄奄一息于庸俗市侩的污秽之

中。这是诗人对现代工业吞噬人类精神家园的无

声控诉，也是对人类崇尚物质文明而践踏精神文明

的无言批评抨击呐喊。它们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在

人类好奇心与竞争意识驱使下的快速发展的科学

技术所带来的人类活动肆意蚕食自然空间、创伤生

态环境、人与纯粹自然发生碰撞的沧桑画卷。这些

小写‘Ｏ’指代的是被城市化的扩张而随意侵占、任
意分割的大自然，与其镶嵌的大写字母‘ｏＮＬＹＴＨＥ
ＭｏｏＮｏ／ＶＥＲＴｏＷＮＳ／ＳＬｏＷＬＹＳＰｏＵＴ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
’表示过度膨胀的人类与标志着科技进步的衍生

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也让我们读到了

诗人对生态文明现状———人类灵魂休栖的天然场

地的快速消失、生态结构系统的肆意破坏、生态平

衡的随意改变，所表现出的惴惴不安和严厉批评。

‘ｐｉｔｙｔｈｉｓｂｕｓｙｍｏｎｓｔｅｒ，ｍａｎｕｎｋｉｎｄ’（《可怜这
个忙碌的怪兽———非人》）［２］５５４这首诗表现了强烈

的生态批评意识。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抨击了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对大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

重创伤的西方现代文明，叙事者以其敏锐的诗性生

态意识批评方式暗示人们必须重构生态文明次序，

提醒人们必须创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感。并告诫

人们：自然的价值远非经济和实用可以囊括，人类

必须保护热爱护自然。绝不可以以牺牲自然的高

昂代价来换取人类文明的进步。叙述者让我们看

７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总第９５期）

到：人类在物欲的刺激下，人类已经不再是人，而是

怪兽———‘ｍａｎｕｎｋｉｎｄ’‘ｍｏｎｓｔｅｒ’；人类成了欺凌弱
小的世界主宰———‘ｐｌａ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ｇｎｅｓｓｏｆｈｉｓｌｉｔ
ｔｌｅｎｅｓｓ’；人类文明的推进换来的只不过是病态的
舒适———‘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ａ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ｓｅａｓｅ’；人类早
已把神圣的大自然摧残得体无完肤———‘Ａｗｏｒｌｄｏｆ
ｍａｄｅ／Ｉｓｎｏｔ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ｂｏｒｎ———ｐｉｔｙｐｏｏｒｆｌｅｓｈ’；而
始作俑者的人类必然自食其果，静静等候自然的报

复———‘ｙｏｕｒｖｉｃｔｉｍ（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ａｆｅｌｙ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ｒｅ’ｓａｈｅｌｌ／ｏｆａｇｏｏ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ｎｅｘｔｄｏｏｒ；ｌｅｔ’ｓ
ｇｏ’。

‘ＢｕｆｆａｌｏＢｉｌｌ’（《野牛·比尔》）［２］９０这首诗仿佛
是在讲这位曾经被誉为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传奇

性人物离世的消息，而实际上饱含了作者丰富的生

态蕴涵。诗人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展现了其旗帜鲜

明的生态价值观。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理解出叙述

者的深刻寓意：大自然中的一切与人一样都具有其

存在的价值，正是他们的存在共同缔造了宇宙的全

部，合成了世界的整体，他们任何一方在宇宙中占

据的一席之地都是等同的，他们每一方在宇宙中的

作用也是不可取代的，他们任何一方的缺失都意味

着人类对自然的非道德所为，是不可取的。‘Ｂｕｆｆａｌｏ
Ｂｉｌｌ’是‘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Ｃｏｄｙ（１８４６－１９１７）的诨
名。因为他在８个月中杀死了４２８０头水牛而‘荣
获’此名。他善射好骑，风流倜傥。诗中作者用了

‘ｄｅｆｕｎｃｔ’（已故的，不存在的）、‘ＭｉｓｔｅｒＤｅａｔｈ’（死
亡先生）既表述了他对此兄的绝对否定又暗含了对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完全排斥。在‘ＢｕｆｆａｌｏＢｉｌｌ’
这首诗中，卡明斯采用了象征主义写作手法。在诗

句“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ｆｏｕｒｆｉｖｅｐｉｇｅｏｎｓ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ｔｈａｔ”
中，他用 ‘Ｐｉｇｅｏｎｓ’５只泥质的作靶射的鸽子）指代
不同种群与文化，即印第安人众多的部落与北美野

牛；用‘ＢｕｆｆａｌｏＢｉｌｌ’暗指西方霸权主义及其文化。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匠心独运，赋予‘ＢｕｆｆａｌｏＢｉｌｌ’
名字以犀利的生态批评蕴涵。首先是这位传奇人

物的杀戮特征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的本性如出

一辙———对大自然的生态摧残令人发指；其次，

‘ｂｕｆｆａｌｏ’本义为‘漫步美国西部荒野的动物群种之
一———美洲野牛’；‘ｂｉｌｌ’表示‘议案、法案’。众所
周知，由于十九世纪美国资本工业的迅猛扩张的需

要，美国政府于１８５１年９月与西部地区多个印第
安人部落签署了一个极为不平等的八款条约———

《拉勒米堡条约》。从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大平原的
印第安人被联邦政府的军队逐出了他们世代栖居

繁衍的广袤草原，并且由于他们的抗争而遭到了疯

狂的屠杀；由于野牛是印第安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又加上空间地域资源的锐减，它们也未能幸免于

难，被有组织地猎杀几乎殆尽。正如中国学者周钢

所言“美国西部牧区在开发过程中，经历了由原始、

粗放的游牧方式向围栏固定饲养的现代集约经营

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破坏了西部的生态平

衡”。［１０］８９在这里，卡明斯想要表达的是道貌岸然的

‘法律、法令’血腥之剑戮杀了无辜的生灵性命，同

时抨击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残暴贪婪对生物多

样性的门宗灭绝。作者用结尾时的诗行‘Ｈｏｗｄｏ
ｙｏｕｌｉｋｅｙｏｕｒｂｌｕｅｅｙｅｄｂｏｙＭｉｓｔｅｒＤｅａｔｈ’构建了一个
隐喻，即，尽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可以一时吞噬、毁

灭其它文化与文明，成为高高在上的掌控者、主宰

者、征服者，但违反自然法则者的最终命运不外乎

是一个‘ＭｉｓｔｅｒＤｅａｔｈ’———死亡先生！
在‘Ｍｅｕｐａｔｄｏｅｓ’（《我在做什么》）［２］７８４这首

诗中，诗人通过描述一只中毒即将死亡的老鼠和

‘Ｍｅ’的对话，表达了诗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
系的生态忧虑与沉思。诗中的‘Ｍｅ’指代毒死老鼠
的人类。‘ｐｏｉｓｏｎｅｄｍｏｕｓｅ’指代弱小的生灵或宗
族。诗人特意打乱语句结构，词汇混用以勾勒出一

个肆意践踏生命、摧残生灵、凌辱弱小的人在面临

即将被毒死的老鼠的质问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恍

惚、心智迷茫、理屈辞穷的窘态。相比之下老鼠在

毒性发作的临死之前的质问是字字犀利、句句铿

锵：“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ｉｄｏｎｅｔｈａｔ／Ｙｏｕｗｏｕｌｄｎ’ｔｈａｖｅ”。
它仿佛在告诉我们：如果说老鼠是坏事干尽的害

类，那人类也是劣迹斑斑的恶棍。另外，作者用大

写的三个词汇‘Ｍｅ（指代‘人类的所作所为’）、Ｓｔａｒｅ
（表示‘人类应该好好反省’）、Ｗｈａｔ（暗指‘人类究
竟可以做什么’）’凸显了人类科学技术发明与应

用责任的命题，即科学技术与发明应该如何道德地

使用，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发明的人类应该如何尊重

具有平等身份的自然万物，应该如何接受自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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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属性。正如马尔赛库指出的那样“进步的加速

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

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

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进步道路

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

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倒退”，而是

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

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是发生在文明之巅，

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建立

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１１］１８－１９这里虽然马尔库赛

担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不妨把这种担

忧套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言而喻，自然是人

类社会文明构建的基石，理应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

力。但是，如果人类社会文明是建立在牺牲自然生

态和谐的代价上，那文明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四肢残

缺的畸形儿。这里，诗人在向我们昭示：自然在人

类中心主义的大旗下早已千疮百孔，人类文明，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早已成了人类自掘坟墓的工具。

为了自身的丁点利益，人类倚仗着科学技术发明的

大棒，对大自然的掠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砍

伐森林、捕猎动物、残害生灵、污染环境等等无所不

及。不难想象，今天‘ｐｏｉｓｏｎｅｄｍｏｕｓｅ’的悲剧也许
就是明天的‘ｐｏｉｓｏｎｅｄｍａｎ’的结局。这是作者针对
人类对大自然物种进行违背伦理的毁灭、对人类对

大自然生态平衡施以非道德的毁坏的严重警告。

不难看出，卡明斯的大量视觉诗蕴涵了深邃的

绿色生态理念，他以文人的笔墨向为我们揭示了自

然的精神价值：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天然修练场所、

是人类灵魂的纯净与升华之仙境。他以生态学家

的思维提出了人类应该道德地对待自然的命题：人

类应该善待自然，善待自然界的所有一切。人类必

须明白：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多样化和相互依存

的关系是不可否定的，文明和荒野之间的平衡是不

可忽视的，人类应该从整个生态生物圈的角度出发

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以诗人的睿智召唤人

们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呼吁人们追求人类生存的

理想境界、诗意栖居，提醒人们应该建立一个实现

了自然主义的人与实现了人道主义的自然界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间天堂，寰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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